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慷慨的生活
创世记 14:1-24
字典告诉我们，“magnanimous”（慷慨/大度）一词是由两个拉丁词根组成的——magnus（伟大）和 animus（精神）——暗示着一种高尚且勇敢的精神、一种情感上的尊贵以及思想上的大方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宽宏大量”。一个慷慨大度的人能够冷静地面对麻烦，抛开卑劣与报复，并为值得的目标做出牺牲。
“慷慨大度”完美地描述了经历了埃及事件之后的始祖亚伯兰。在埃及，他对上帝的不信任曾使他缩减为一个心胸狭窄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但回到迦南后，他悔改并信靠上帝，在与侄儿罗得的往来中展现了伟大的精神和慷慨的灵魂。现在，亚伯兰营救罗得的故事为第 13 章提供了一个极具教益的续篇，我们看到亚伯兰这位信心之人在罪恶、暴力的世界中，因着信靠上帝而活出了慷慨的风范。正如他所获得的报偿和那强有力的宣告所显示的，这样的生活将为亚伯兰带来独特的奖赏。
国际冲突 (1–12 节)
由于亚伯兰的慷慨，他与罗得的分离是和平的。随着罗得的离去，暂时的平静眷顾了他们的生活。亚伯兰安然定居在希伯仑，在他新筑的坛前敬拜上帝。而那曾将帐棚挪移到所多玛附近的罗得，为了追求繁荣，现在正住在所多玛（参 13:12 和 14:12）。很可能，罗得在最初搬往所多玛时，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多么危险。但现实是，所多玛是位于死海南部边缘的“五城联盟”（由五个城市组成，每个城市都有一位小王）的一部分，这五个城市已经向来自东方的四王同盟纳贡了十二年。
叛乱与战争。 此外，死海五王发动了叛乱，引发了东方同盟的入侵：
当暗拉非作示拿王、亚略作以拉撒王、基多老玛作以拦王、提达作戈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出来攻打所多玛王比拉、蛾摩拉王比沙、押玛王示那、洗扁王示咩伯，和比拉王（比拉就是琐安）。这五王都在西订谷会合；西订谷就是盐海。他们已经服事基多老玛十二年，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。(1–4 节)
东方同盟具有国际规模。以拦王基多老玛来自现代的伊朗，示拿王（即巴比伦）暗拉非来自现代的伊拉克，另外两位王亚略和提达则代表了胡利安人和赫梯人（来自现代土耳其境内的地区）。
他们的作战计划分为两步：第一，征服约旦河东岸和西奈半岛；第二，征服死海诸王。基多老玛带领他的部下在完成第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全面胜利。他的入侵路线与他拉和亚伯兰迁徙时的路线相同，先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向西到达迦基米施，然后南下穿过大马士革到达迦南和约旦河东岸。行动按计划进行。
第十四年，基多老玛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得列加宁，杀败了利乏音人，在哈姆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微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西珥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以兰巴兰。他们回到安密巴（就是加低斯），杀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洗逊他玛的亚摩利人。(5–7 节)
首当其冲被击败的是利乏音人，他们和亚衲族人一样以身材高大著称（参申命记 2:11）。这些利乏音人被亚扪人称为“散送冥人”（申命记 2:20），被摩押人称为“以米人”（申命记 2:11）。因此，第一击就制服了他们最令人生畏的对手——约旦河东岸的巨人。何利人住在西珥山，那是死海与亚卡巴湾之间裂谷（亚拉巴）以东的山区。基多老玛及其大军制服了这一地区远至以兰巴兰的所有地方，从而覆盖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（甚至全部）以及南地和亚拉巴的部分地区。
接着，他们转向西北，攻占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加低斯巴尼亚绿洲，击败了南地的亚玛力人和住在哈洗逊他玛（即死海西侧的恩戈地）的亚摩利人。这一构思精巧且执行有力的战略使那五位小王只能任其摆布。没有部落能被召集来帮助他们，他们也无处可逃。约旦河东岸已遭重创，以至于当同盟国返回东方王国时，没有人有能力袭击他们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确保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的贸易路线——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之间的纽带。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
平定。 现在他们准备好采摘那颗“李子”了，就是那五个叛乱的死海之王——他们像树上熟透的果子一样坠落。
于是所多玛王、蛾摩拉王、押玛王、洗扁王，和比拉王（比拉就是琐安）都出来，在西订谷摆列阵势，与以拦王基多老玛、戈印王提达、示拿王暗拉非、以拉撒王亚略交战；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。西订谷有许多石漆坑。所多玛王和蛾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(8–10 节)
首先提到所多玛王及其同盟，暗示他们已经准备就绪，甚至采取了主动。但他们根本不是基多老玛那些经验丰富、信心十足的军队的对手。石漆（沥青）是死海的特产，约瑟夫（Josephus）实际上称之为“沥青海”。在死海南部的海中，沥青仍以浓稠的液体形式渗出，那里曾是那五座城镇的所在地。许多防守者在西订谷的石漆坑中惨死，在逃跑时头朝下栽进黑色的淤泥中。加尔文写道：“然而，我理解他们是用一种死亡交换了另一种死亡，这在绝望的时刻是很常见的；好像摩西在说，敌人的刀剑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可怕，以至于他们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坑中。”
那么罗得呢？何等痛苦的讽刺。他贪婪地选择了那地最好的部分，而他的选择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。“四王就把所多玛和蛾摩拉所有的财物，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。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得和罗得的财物掳掠去了；当时罗得正住在所多玛”（11, 12 节）。罗得及其拥有的一切被运往了天晓得的地方。土耳其？读一读字里行间的意思。罗得目睹了痛苦的死亡和强奸，那是古代战争胜利后的传统余波。也许他失去了孩子和亲人。也许一个女儿现在成了某个赫梯人的战利品。当他步履蹒跚地穿过约旦河东岸朝着迦南边境走去时，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。


亚伯兰的慷慨 (13–16 节)
那些在所多玛劫难中幸存的人逃到了山里。有时候，也许是在入夜后，有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亚伯兰的营地，因为亚伯兰距离那里只有大约二十英里。
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；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幔利的橡树那里。幔利和以实各，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，直追到但。(13, 14 节)
亚伯兰的追击。 在这里，亚伯兰表现得气壮山河。伊恩·杜吉德（Iain Duguid）将这一事件视为一种显现：“面纱被揭开了一角，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真面目，他的行为表现得就像这片土地的王，这土地是他理所当然拥有的，并将由他的后裔继承。这是亚伯兰的‘变像山’时刻，他的荣耀清楚地——即便还很微弱地——向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显露出来。”我们看到了亚伯兰惊人的慷慨大度。
亚伯兰完全可以选择按兵不动。罗得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他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。罗得曾把帐棚搭在所多玛附近，然后搬进了城里！此外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果他卷入其中，会有更多人受伤。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他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人。
但亚伯兰选择了采取行动。他是最原始的“勇敢的心”（Braveheart）——货真价实！“他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”。这些人是从小生在他家里的仆人，而不是后来买来的，因此是最忠诚、最可靠的。这里的希伯来语是充满动感的。“率领……三百一十八人”字面上是“抽出了三百一十八人”，就像你从鞘中抽出宝剑一样。他那三百一十八名忠诚的壮丁就是他出鞘的利剑，时刻准备战斗！箭袋和长弓被取下；刀剑被磨得锋利如刃；长矛刺向天空。
亚伯兰像每一个披挂上阵的男人一样颤抖。拿破仑常称内伊元帅（Marshall Ney）是他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。然而，在某天早晨开战前，内伊的膝盖颤抖得非常厉害，以至于他连上马都有困难。当他终于坐在马鞍上时，他轻蔑地大喊：“抖吧，膝盖，如果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，你会抖得比这更厉害！”亚伯兰肯定也颤抖了，但他绝不会回头。
若我动摇，推我向前。 若我跌倒，将我扶起。 若我撤退，对我开火。 ——法国外籍军团格言
牧羊人、流浪者、和平之人亚伯兰，现在成了亚伯兰将军。在一片战争呐喊声中，亚伯兰和他英勇的壮丁们在尘土飞扬中出发，追踪那来自东方的诸王——以拦人、巴比伦人、胡利安人和赫梯人。一百二十英里之后，在应许之地的最北端——但，他们追上了那四位君王。
在我们继续之前，请注意，这颗勇敢的心、这颗伟大的心，在那一刻正像耶稣的心。亚伯兰对罗得如何，基督对我们也如何。耶稣并没有闲坐在天上等待我们变得配得救赎。我们的救赎也并非毫无痛苦。基督离开了天上的荣耀来寻找我们。
亚伯兰的胜利。 敌人显然没有察觉到这次拦截。他们认为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。从摩押到亚卡巴湾的每一族人都已被平定。毫无疑问，在夜间的狂欢之后，他们在火堆旁沉睡。也许亚伯兰的秘密行动正是后来基甸取胜的借鉴。“在夜间，他同仆人分队杀败他们，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霍巴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，以及妇女、人民也都夺回来”（15, 16 节）。
刀剑在黑夜中交鸣。亚伯兰周密的计划加上奇袭，彻底击溃了来自东方的邪恶军队。追击将他们赶出了应许之地，直到大马士革以北。这是何等惊人的壮举！摩西希望我们看到这一点并感到惊奇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仔细地记录了东方诸王辉煌的战役——他们如何扫平了约旦河东岸的巨人和山地沙漠中的民族。看一看“勇敢的心”及其胜利——并惊叹吧！
亚伯兰是如何做到的？他的勇气从何而来？是他的信心。他相信上帝的话——这片土地将归于他的后裔——因此知道上帝与他同在。即使遭遇失败，他也知道上帝会守约。在埃及，他曾陷入不信任和渺小；而现在，他以这片土地之王的身份，活在深切的信靠和灵魂的升华中。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基督。
回到希伯仑的那一百二十英里旅程一定令人陶醉。温斯顿·丘吉尔曾回忆起英国人民得知二战胜利时的情景：“我听到了勇敢的人民的欢呼声，他们承担了那么多，付出了一切；他们从未动摇，从未对国家或命运失去信心，并在拯救的时刻到来时，能够宽容仆人们的过失。”据丘吉尔说，在那周一晚上以及随后的整整一天里，只要有伦敦人聚集的地方——在梅费尔和怀特查佩尔、莱斯特广场和摄政公园——都能听到一声简短的欢呼，那是一句由八个词组成的对唱，现已锁定在历史的记忆中。它回荡再回荡，由泪流满面、自豪且欣喜若狂的英国人重复着，他们因最终获胜的证据而欢欣。人群中会有人吟唱：“谁赢得了战争？”（Who won the war?）其余的人会咆哮着回应：“我们赢得了战争！”（We won the war!）最终他们喊哑了嗓子，直到最后一切归于平静。
类似的欣喜、难以置信的狂喜也响彻在这些勇士和从五城联盟被遣返的俘虏中间。亚伯兰的名字将传遍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。一个真正的英雄！
但这里埋伏着进一步的考验——成功的考验。通常，那些在逆境中表现卓越的人会被成功带偏。他们的行为会为了利用名声而改变。对上帝的信心转变为对自我的信心。他们开始相信那些正面的宣传。于是，他们变得软弱，屈服于以前能轻易抵制的诱惑。亚伯兰的表现会如何呢？
亚伯兰的报偿 (17–20 节)
地点在沙微谷，即王谷，距离耶路撒冷南部很近。在那里，两位君王迎接亚伯兰及其勇士：所多玛王和撒冷王。两人都是迦南人的王。这两位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所多玛王将亚伯兰的胜利视为人的壮举，但撒冷王将其视为神迹。所多玛王向亚伯兰提出了一个生意化的提议。但撒冷王“象征性地向他提供了来自上帝的简单馈赠，宣布了一个不具体的祝福（聚焦于赏赐者，而非赏赐物），并接受了昂贵的贡物”（基德纳 Kidner）。
麦基洗德。 撒冷王不是别人，正是神秘的麦基洗德，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的王。词源学、拉比注释以及诗篇 76:2 都证实撒冷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他是那座后来被称为“圣城”的城市的王。麦基洗德的意思是“公义之王”或“我的王是公义的”。无论哪种方式，他的名字都强调了他的公义品格。除了君王身份和公义品格，他还是至高神的祭司。再加上他是迦南人这一事实，现实就是：麦基洗德是敬畏上帝的、迦南人的耶路撒冷祭司王。他是像所多玛王一样的迦南人，是含那受诅咒之子迦南的后裔。他不是亚伯兰的肉身子嗣或亲属。但在这一点上他与亚伯兰相似：他相信只有一位上帝，即至高神。与亚伯兰不同的是，他不知道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。但他很快就会知道了（参 22 节）。戈登·温汉姆（Gordon Wenham）解释道：
然而，在创世记中，麦基洗德主要是非犹太人承认上帝在以色列动工的一个榜样：就像亚比米勒（21:22）、喇合（书 2:11）、路得（1:16）或乃缦（王下 5:15）。同样，他可以被视为东方三博士（太 2:1–12）、百夫长们（太 8:5–13；可 15:39；徒 10）或叙利腓尼基妇人（可 7:26–30）的先驱，更不用说使徒行传中提到的众多外邦信徒了。他们是发现了在亚伯兰里面地上万族都将得福的人。
耶路撒冷的这种祭司与君王的结合，将感动大卫——第一位以色列祭司（或至少具有祭司职能）和君王——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，歌颂一位更伟大的麦基洗德的降临（参诗篇 110:4）。这一点的意义在希伯来书第 7 章中有深入的解释，我们将在下一次研究中看到。
这位敬畏上帝的迦南祭司王做了什么？首先，他使亚伯兰重新焕发活力：“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”（18a 节）。这表达了他的善意和慷慨。饼和酒是皇家的膳食（参撒母耳记上 16:20）。他在王谷为凯旋而归的征服者们摆设了王室筵席。
麦基洗德的祝福。 其次，当他的双手充满礼物时，他的双唇充满了祝福。
他为亚伯兰祝福，说： “愿天地的主、至高的上帝赐福与亚伯兰！” (19 节)
这回顾了 12:1–3 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，即他将成为祝福，地上的万族都将因他得福。这是该应许的最初成就，因为地上万族中的一员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。这暗示麦基洗德本人将通过亚伯兰得福。这与被排除在祝福之外的所多玛王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麦基洗德将至高神确认为“天地的主”，使这祝福立基在宇宙的最终力量之上。这些祝福“邀请我们将创造信仰带出‘起源’的竞技场，将其视为生命力之源，以及日常试炼中的喜乐”（布鲁格曼 Brueggemann）。上帝的宇宙力量是信心的最终基石。
接着，当麦基洗德的祝福回荡在亚伯兰身上时，麦基洗德称颂上帝：
“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 是应当称颂的！” (20 节)
麦基洗德明白所多玛王所忽略的一点——亚伯兰胜利的源头是上帝。他的颂赞不仅向外流露，而且向上升华。这位神秘的迦南人本人也是一个信心之人。他现在正生活在上帝的祝福之下。他是上帝应许的最佳例证：“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”（12:3b）。
亚伯兰奉献什一。 亚伯兰承认麦基洗德的祝福是上帝的声音，并含蓄地承认麦基洗德也是一个信心之人。“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，给麦基洗德”（20b 节）。亚伯兰通过奉献什一确认了麦基洗德的祭司身份，这在祭司服务中是惯例。同时，他也是将这十分之一献给上帝。
亚伯兰的宣告 (21–24 节)
看到这一幕，所多玛王提出了他自己的交易：“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：‘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’”（21 节）。所多玛什么也没给，而麦基洗德带来了一场筵席。麦基洗德祝福亚伯兰，但所多玛提出了一个粗鲁、无礼的交易，可以概括为四个字：“要人留财”。作为营救者，亚伯兰有权拥有全部。所多玛的交易是一个不雅的、自私的要求。
但观察亚伯兰对他的回应，那是他在“耶和华至高神、天地的主”面前以起誓的形式发出的。现在麦基洗德得知至高的主就是耶和华。从今以后，他将知道并相信上帝的名字。亚伯兰的誓言结束了这段记载：
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：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：‘我使亚伯兰富足。’只有仆人所吃的，并与我同行的亚乃、以实各、幔利所应得的分，可以任凭他们拿去。”(22–24 节)
这个誓言、这种拒绝，是亚伯兰宣告对上帝的依赖。亚伯兰知道上帝的名字并将其高举。他全心全意地相信上帝的话。因为信靠上帝的话，他冒了一切风险。那一刻他是一位胜利的君王。他的信心成就了这一点。这最后的誓言是信心的战斗宣言，也是对所多玛王以及所有信靠世上之物的人的观点的辩驳。
何等慷慨！何等伟大的灵魂！面纱再次被揭开。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真面目。他正以这片土地之王的身份生活。亚伯兰的荣耀被那些最亲近他的人简短而清晰地目睹了。他正驾驭着信心的升华，这将带领他走向创世记 15:6——“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”。亚伯兰无条件地信靠上帝的话。那是我们作为信徒生命中重大的“大陆分水岭”。我们真的信靠他的话吗？不信任会使我们向内崩塌、萎缩、紧缩、简化，并将我们密封在自我的最小范畴内。但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上帝的话，那将扩张我们的灵魂，不仅是在慷慨上，不仅是在张开双手上，而且在促使我们为他人的福祉做出牺牲上——变得像耶稣本人一样。在这个伟大的时刻，亚伯兰预表了他那伟大的继承者和最终的后裔，主曾说：“人活着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”（马太福音 4:4）。亚伯兰相信了上帝口里所出的话。他的心变得伟大。他活出了慷慨的人生。

